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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到元宵兴倍生，普天人共乐升
平。”在众多传统节日里，正月十五元宵节
独有狂欢的气质，是一年中最热闹欢腾的
日子。早在隋朝初年，百姓便会在元宵节
这天走上街头，聚会游戏、游行表演，踩
街活动更是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泉州的踩街活动，既延续着中原的
传统民俗，又融入了鲜明的地方风情，除
了舞龙、花灯、彩车、旗锣鼓枪、五音吹等
方阵，更有拍胸舞、贡球舞（彩球舞）、火
鼎公婆、钱鼓舞、大鼓吹、南音、南少林武
术、刣狮等非遗项目。当踩街的队伍缓
缓走来时，宛如一幅流动的民俗长卷在
街巷间徐徐铺展。

队伍的前面，由四名壮汉抬着一面
大鼓开路。鼓槌起落间仿佛有千斤分
量，每一槌都轰然如春雷醒地。鼓点一
响，仿佛是一声激昂的号角，满城的精气
神便被提了起来。霎时间，人群如潮水
般从四通八达的古巷里涌出，汇成一条
向着春天奔腾的河。

踩街的队伍望不到头，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当数舞狮队。伴随着锣鼓节奏，
一金一银两只狮子闪亮登场，它们的眼
睛大如铜铃，身披锦绣，威风凛凛。在引
狮人的逗弄下，狮子忽而搔首弄耳，憨态
可掬，忽而凌空跃起，矫健生风，忽而相
互逗弄，向人群中跪拜，引得观众一片叫
好声。舞狮的队员往往是年轻的后生，
他们顶着几十斤重的狮头，只露出绑着
红布条的腿脚，踩着急促的鼓点，快时如
疾风扫落叶，顿处似磐石立中流，把一身
力气与朝气，全都灌注在这雄健的舞步
里，引得满场喝彩。

比舞狮更抢风头的，还有舞龙灯，长
达数十尺的龙灯一亮相，便成了整条街的
主角。龙灯由龙头、龙段、龙尾三部分组
成，主体采用竹、木、纸、绢等材料制作。
各节之间有木制转轴连接，活动自如，即
使在狭窄的村道、街巷也能灵活巡游。舞
动时，长长的龙灯彩灯闪烁，时而昂首摆
尾，时而蜿蜒盘旋，宛若游龙在星海中翻
腾，引得人们惊叹不已，纷纷驻足鼓掌。

一阵轻松诙谐的民间小调《十花串》
响起，“火鼎公婆”便扭着碎步登场了。
火鼎公穿着羊皮袄、宽筒裤，脚穿黑布
鞋，腰束长绸巾，叼着长烟杆，一副悠然
自得的模样。火鼎婆梳起高髻，两颊点
着醒目的“蜘蛛”痣，身着喜气洋洋的镶
边大襟红衫、宽筒大红裤，踩着碎步，左
摇右摆，尽显滑稽可爱。公婆二人一矮
一高，一瘦一胖，充满了反差的戏谑感，
让人忍俊不禁。他们抬着一口架在木框
上的大铁鼎，穿梭在人海之中，插科打
诨，或嗔或怪，淋漓尽致地演绎出闽南欢
喜冤家的拌嘴情趣。

粉雕玉琢的孩子们是队伍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男孩子扮成威风凛凛的骑
士，或是贵气十足的王公大臣，或是正气
凛然的忠勇武将，他们骑在高大矫健的骏
马上，仿佛是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的英
雄。女孩扮作昭君怀抱琵琶，温婉动人，
又或化身时尚的卡通形象，娇俏可爱。另
一边省级非遗项目“妆阁”阵队也毫不逊
色。“妆阁”的阁，是在板凳上固定绑好两
根铁棍，装扮成楼、阁、舟、车等模样，并点
缀花卉草虫和鱼形，由成年壮汉抬着。坐
在龙阁上的金童玉女装扮成戏剧人物，或
是《状元游街》中春风得意的少年郎，或是

《三藏取经》里机灵顽劣的孙大圣，抑或是
《八仙过海》中飘逸的何仙姑，《桃园结义》
里忠义的关云长……一座“妆阁”，便是一
折戏文，将闽南人耳熟能详的忠孝节义、
仙凡传奇，娓娓道来与长街共赏。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汇聚成了一片
欢乐的海洋。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手
中的糖葫芦像一串小小的灯笼；姑娘们
裙裾飘飘，举着手机，要将这流光溢彩悉
数收纳；阿公阿嬷坐在自家门墩上，摇着
蒲扇看得津津有味，他们看的不仅是眼
前的喧腾，或许还有半个世纪前，自己也
曾舞动其中的身影。

叫卖声、欢笑声、鞭炮声、锣鼓声……
所有声音都在这条街上翻滚、融合、发酵，
把人们攒了一年的喜气、盼头、热乎劲儿，
都酣畅淋漓地“踩”了出来，撒进春风里。
人们带着这股热闹劲儿，走进春天，也走
进下一个充满念想的、热气腾腾的普通日
子里。

年的余温还缠在古厝燕尾脊上，正
月十五“上元暝”，跟着厝里飘出的糯米
香，来了。

妻子早翻出晒好的水磨糯米粉，倒
在白瓷盆里，用晾温的红糖水慢慢和
面。台面上摆着一早备妥的料：铁锅慢
炒的黑芝麻、石臼舂得酥碎的花生、切得
匀净的冬瓜糖丁，还有一小碟拌了白糖
的熟肥膘。这是老泉州人做元宵丸的诀
窍，一点肥膘融在馅里，吃起来润口不
柴，甜得有根有底。

她指尖沾着细米粉，动作不紧不慢，嘴
里还对着女儿念叨：“以前你阿嬷在世，都
是提前三天泡糯米，磨成米浆吊在房梁上
沥干，那粉搓出来的丸，不裂皮、不浑汤。”

女儿趴在餐桌边刷手机，听见要搓
元宵丸，撇撇嘴：“超市冷冻的一大包，煮
煮就能吃，费这个劲干吗。”

我笑着没接话。想起我像她这么大
的时候，也总嫌这些老规矩麻烦。那时
候上元节前，母亲总要忙前忙后两三天，

泡米、磨浆、吊粉，连馅料都要亲手炒，不
许我们碰灶台，说怕坏了年里的好彩
头。父亲翻出竹篾，就着堂屋的白炽灯
给我糊兔子灯，竹篾划到手就吮一下，接
着扎，说：“‘上元暝’有灯照，一年到头路
都亮”。那时候我嘴上嫌麻烦，背地里天
天蹲在旁边等，就盼着灯糊好，提着灯去
巷里跟小伙伴比，谁的灯最亮。

正说着，门铃响起，我打开门看到隔
壁阿婆端着一小碗刚炒的花生站在门
口，笑着说：“阿阳啊，刚炒的花生，给你
加馅里。馅越足，年越圆满。”

我一边道谢一边接了。泉州老巷的
年味儿，从来都藏在厝边头尾这一来一
往的烟火气里。

妻子擦了擦手，揉了揉女儿的头发：
“过来试试？老辈人说，‘上元暝’自家搓
的丸，吃了才算添了一岁，平平安安过一
年。你阿嬷教我的，现在我教你。”

女儿磨磨蹭蹭挪过来，指尖刚碰到
糯米团就皱起眉：“好粘手。”

她手劲没个准头，要么把面团捏扁，
要么馅放多了撑得皮要破，急得直甩
手。妻子也不催，慢慢教她怎么捏皮、裹
馅、搓圆。

我也坐下来拿起面团，指尖触到软
糯的糯米团，三十多年前的触感一下子
涌上来。那时候我踩着小板凳扒着灶

台，跟着哥哥姐姐学搓丸，搓出来的丸子
歪歪扭扭，母亲却总把我搓的最先盛给
我，说：“我们阿弟搓的，馅最足，最甜。”

一盆元宵丸搓好时，天已经擦黑。
白胖胖的团子排在油纸上，匀溜圆润的
是妻子的手艺，歪歪扭扭带手印的，是我
和女儿的作品。女儿看着自己的成果，
偷偷拿出手机拍了张照，嘴角藏着笑意。

锅里的水咕嘟开了，元宵丸顺着锅边
滑进去。白团子在水里打着转，慢慢浮起
来，圆滚滚的，像一碗盛着的小月亮。盛
在青花碗里，撒上一小撮自家晒的干桂
花，甜香混着桂花香，漫满了整个屋子。

女儿捧着碗吹了半天，咬了一小口，眼
睛一下子亮了：“比超市买的好吃多了！”

妻子笑着给她添了一个，说起以前
阿嬷在世时，搓了丸总要分给巷里的厝
边，谁家孩子来都要盛一碗热乎的。女
儿听着，低头慢慢嚼着，眼神里少了之前
的不耐烦，多了点认真。

吃完元宵丸，天已经黑透。巷口的
红灯笼一盏盏亮起来，远处西街、中山路
的方向，连片的灯影晃着，还有隐约的南
音弦管声。

我问女儿：“要不要去逛灯会？西街
有老师傅做的针刺灯，是老手艺。”

她利落地穿上外套，还不忘把剩下
的两个元宵丸装进保鲜袋。

中山路的骑楼廊下挂满了花灯，暖黄
的光落在红砖墙和斑驳的廊柱上，连风都
带着老泉州的温暖。街边最惹眼的是传
统针刺灯，宣纸上用针密密麻麻地扎出东
西塔、洛阳桥的纹样，灯光一透，精致得挪
不开眼。不远处还有艺人表演拍胸舞，伴
着锣鼓声，引得围观的人阵阵叫好。

女儿一开始还不以为意，走着走着
就凑到了扎花灯的老师傅摊子前。老师
傅笑着递过竹篾，她回头看了看我们，接
过竹篾跟着学。半个多小时，一个小小
的兔子灯扎好了，暖黄的光透出来，和我
小时候父亲给我糊的那盏，一模一样。

女儿提着兔子灯蹦蹦跳跳走在前
面，灯影落在她身上，晃悠悠的。妻子挽
着我的胳膊，笑着说：“刚才还嫌麻烦，现
在玩得比谁都开心。”

看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三十
多年前，父亲也是这样牵着我的手，
提着兔子灯走在这条街上。原来那
些老辈传下来的规矩，那些藏在元宵
丸里的甜，那些裹在灯影里的暖，从
来都没有走远。它们在一年又一年
的“上元暝”里，在一碗又一碗的元宵
丸里，一辈辈传了下来。

风里的甜香还在飘，耳边的热闹还在
响。“上元暝”的灯影晃悠悠的，照着身边
的人，也照着往后一年平平安安的日子。

“闹元宵”三字，合起来是人间烟
火，拆开来每一个字却都是岁岁团圆。

闹，非喧嚣，是藏在烟火里的欢
喜。古人以闹迎春，闹的是大地回春，
闹的是人心向暖。闽南旧岁，人们在
农历正月十五狂欢、欢闹，庆祝大地回
春。孩子们拿着花样繁多的花灯，互
相玩闹之时，闹的本真是快乐的。记
得闽南有一种蔬菜叫菜球，物资匮乏
时，花灯不可多得，所以大人们就挑一
个大大的菜球，用刀先切掉菜头，再轻
轻挖出里面的肉，一圈一圈地，尤其到
了离菜壳最近的地方，必须小心翼翼
地刮，以免刮破了菜壳，待到圆圆的菜
壳薄如蝉翼了，整个菜球完好如初时，
再用竹枝架起一个小支架，再轻轻钻
孔穿洞绑上红绳子，打个结，点上蜡烛
放到支架中间，整个等待的过程孩子

们都是屏息凝神的，四周一片寂静，在
蜡烛燃烧的那一刻，孩子们欢乐起来，
都想抢这个翠绿中透着温暖红光的花
灯。他们提着这个精心雕琢的花灯，
穿过古厝小巷，欢闹声，随着风一直飘
荡。静中有闹，乃“闹”的最美好的形
态之一。

元，是开端，亦是圆满。元为始，
是新年第一轮月圆，是岁月新章的启
笔。时光如水，润物无声，第一、开头，
常常是祈祷许愿最美最恰当之时。父
亲第一个提下你后备箱的行李，母亲
递上圆圆的年糕，一声:“赶紧进来”，始
终是多少漂泊在外的儿女的期盼。这
种时刻团圆美好被具象化了，好美，即
使是用尽很多很多的思念与磨砺，人
们也依然执着于这一刻的团圆。走进
家门，那放满美食的圆桌，乃“圆”的最

美好的形态之一。
宵，是良夜，亦是相守。良宵苦

短，亲情绵长。游子们通宵达旦，风
雨兼程，只为了奔赴那家乡的良宵美
景。翘首以盼的父母们，通宵达旦地
扫尘、蒸年糕、制美食，每一缕从家里
飘出的烟火都香甜扑鼻，旋绕在乡村
美景中，如十五的月亮，圆润透亮，温
柔清丽，倾泻万里，让人迷醉，乃“宵”
的最美好的形态之一。

罗素曾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
幸福的本源。”闹也如此，元也如此，
宵也如此。都这么参差多态。因为
懂得了这多态的生活，所以人们才有
力量奔赴每一个不同的日子，虽苦犹
甜。世界之大，人在一隅，无非三餐
四季，只愿人人都能走进那参差多态
的“闹元宵”。

在泉州，年味是不急着收尾的。
这话怎么说？你看除夕的爆竹

屑扫了又扫，尾牙的酒肉香还在骑楼
的廊柱间飘着没散尽，日子一晃，就
到了正月十五。老泉州人嘴里常念
叨一句话，“上元小年兜”——元宵这
天，才是这个年真正的尾巴，也是这
年尾巴上最响的一声锣。

要过这个“小年兜”，还能去哪
儿？自然是走上街头，看灯去。

早先以为花灯不过是纸糊的玩意
儿，染点颜色，里头点根蜡烛罢了。今
日一看，才知道自己想得浅了。泉州的
花灯大致分三种，各有各的讲究。最常
见的是彩扎灯，拿竹篾扎出骨架，再糊
上彩绘的绢帛或纸张，式样最丰富，颜
色也最艳。鲤鱼灯、莲花灯、关刀灯，红
的黄的绿的，透着股喜庆劲儿。小孩子
最爱提在手里的就是这种灯——老一
辈人说，男孩兴提关刀灯，图个威风；女
孩则偏爱兔子灯或绣球灯，秀气。要是
谁家孩子能拉着带小轮的灯满街跑，那
简直是孩子堆里顶神气的事。

再往里走，就看到了那些精巧的
花灯。

刻纸料丝灯最是别致，竟然不用一
根骨架，全靠刻满图案的纸板拼合起
来。那镂空的图案里，嵌着一根根透明
的玻璃丝，灯光从里头映出来，就有了
珠玉般温润的光泽，看着就贵气。听旁
边一位老人讲，这是清末民初泉州刻纸
大师李尧宝传下来的手艺，把刻纸和料
丝灯合在一处，成了泉州一绝。

还有那针刺无骨灯。你要凑近
了细看，才能发现灯壁上密密麻麻全
是针孔——工匠用钢针一针一针刺
出图案来，灯火从那万千个细密的小

孔里透出来，朦朦胧胧的，像隔着层
薄雾，把那灯罩映得玲珑剔透，看久
了竟觉得像在梦里。

身旁那位老人见我瞧得出神，笑
眯眯地凑过来搭话：“我们泉州人讲，

‘灯’就是‘丁’。家家户户挂灯，图的
是个人丁兴旺、添丁进财的好彩头。”
他抬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户人家——
门口果然挂着一对红艳艳的莲花灯，
是新嫁娘的人家。老人说，那是娘家
送来的祝福，祈愿女儿早生贵子。

正说着话，一群孩子提着花灯嬉
笑着从身边跑过。蜡烛的光在灯笼里
晃得厉害，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惹得大
人们在后头直喊“慢点儿”“小心烧
着”，孩子们却毫无反应，只管追逐打
闹，这就是老泉州人说的“游灯”了。
旁边有人笑说，要是哪个孩子不小心
把灯烧了，大人们非但不恼，反倒要拍
手笑起来，喊着：“出灯了！出丁了！”
把这意外，也当作一种吉兆。

从中山路拐进那些小街小巷，又
是一种光景。

状元街上，那些以状元文化为主
题的花灯，讲着“一门四相”的老故
事；金鱼巷里，上百盏金鱼灯在夜色
里游动，真应了那句“万国风华 金鱼
满堂”。最妙的是花巷，巷口那盏巨
大的走马灯慢慢转着，灯上的人物故
事走马灯似的轮换，光影投在巷子两
旁的老红砖墙上，恍惚间，竟让人想
起宋元时候的刺桐城来。

走到府文庙广场，眼前豁然开
朗。一座大型座灯立在广场中央，集
光、声、电于一体，引来许多人拍照。
年轻人举着手机直播，对着屏幕喊：

“家人们看，这就是泉州，半城烟火半

城仙！”在广场一角，几个老人正围着
一盏老式八角宫灯评头论足，说哪一
年的灯会最热闹，哪盏灯做得最精
巧。这新与旧、闹与静，在元宵夜的灯
火下，居然一点也不冲突。

夜深了，灯火还是亮的。我顺着人
流慢慢往回走，手里提着一盏新买的小
针刺灯。灯影晃晃悠悠的，照在前面的
路上。身旁走过一家老小，孩子骑在父
亲肩头，举着灯往前指；老人跟在后面，
笑呵呵地嘱咐“小心脚下”。这场景，千
百年来大概都是这样吧。一代又一代
人，把团圆的盼头、日子的念想，借着这
一盏盏亮着的灯，传了下来。

元宵节赏灯去。赏的是灯，品的
却是这日子，这古城，这千百年没有
断过的人间烟火。

元宵节赏灯去
年少时的生活，满是纯粹的甜。元宵

这样的节日，对于孩子们来说，更像一场年
末的狂欢——元宵之前，虽已开学，心却还
散落在年的余温里。于是，借着元宵的名
义，尽情嬉戏打闹，为一整个年的欢喜，画
上一个圆满热烈的句号。

那时的元宵节，是俏皮的，鲜活的，
藏着最纯粹的欢喜。夜幕刚垂落，家里
便开始搓汤圆，白白胖胖的汤圆下锅，煮
得咕嘟冒泡，咬一口，甜香漫满舌尖，把
肚子填得暖暖满满。待到夜色渐浓，便
约上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二三十人成群，
提着各式各样的纸灯笼，穿梭在弯弯曲
曲的大街小巷，灯笼的暖光映着一张张
稚嫩的笑脸，欢声笑语顺着风飘远，成了
童年里最难忘的元宵印记。

后来，年岁渐长，奔赴县城求学。元
宵节的味道，也悄悄变了模样。

那时的高考，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激烈模样。别说元宵节没有假期，即便
有，大多数人也会选择留在学校，埋首书
海，奋力苦读。于是，每到这一天，来自各
个乡镇的家长们，便提着自家做的汤圆，
匆匆赶往学校探望儿女，原本安静的校
园，因这份牵挂变得热闹非凡。

那三年，母亲从没有缺席过我的元宵
节。她总记得，我偏爱个大馅足的汤圆，于
是每次来，都提着满满一兜，雪白饱满的汤
圆，比其他同学的足足大了一号，包着她藏
不住的偏爱。到了宿舍楼下，给宿管阿姨交
上一点辛苦费，就能煮一锅热滚滚的汤圆。
母亲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吃，一边絮
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琐事，那些细碎的家
常，那些温暖的陪伴，在忙碌紧张的高中三
年里，显得格外奢侈，也格外珍贵。

可这般温馨的元宵，到了如今，却成
了刻在心底的乡愁符号。

于在外谋生的游子而言，元宵节从
来都带着浓浓的思愁。在外奔波的日
子，纵有千般艰难，万般不易，也总想着
排除万难，回到老家，和父母过一个团圆
的年。年是团圆了，可我们却鲜少能留
在老家，陪着父母共度元宵。

大多数回家过年的人，总得在元宵之
前，收拾好行囊，告别故土，踏上返城的
路。元宵前夕，乡间的小路上，日日上演着
不舍的离别。白发苍苍的父母，伫立在村
口，望着儿女离去的背影，眼底满是不舍与
牵挂；而儿女们，何尝不是满心眷恋？在外
奋斗的日子里，尝遍了世事艰辛，回家的温
馨时光，因难能可贵，更显得短暂而珍贵，
离别时的不舍，便也愈发浓烈。

于是，返城之后，第一个本该举家团
聚的佳节，只剩下满心的思念。年的温
暖还萦绕在心头，余温未散，倍感亲切；
可眼前的元宵，却只有自己形单影只，身
边少了那些最牵挂的身影，少了那份熟
悉的热闹。煮一碗汤圆，咬下一口，甜意
依旧，心底泛起的，却是难以言说的乡
愁，混着思念与遗憾，在心底慢慢蔓延。

一样元宵，百种人生味。我们过的从
来不是元宵本身，而是藏在元宵里的岁月
与牵挂。品的，亦是这一路成长的酸甜与
悲欢，是独属于每个人的人生滋味。

元宵味，人生味
郭华悦

元宵踩街
叶森岚

元宵丸香 蔡安阳

闹元宵 黄培瑜

曾慧


